
元，在汉语中的主要义项是首和始。《说文解

字》注：“元，始也”；《左传》中写到：“元，体之

长也”。这两个义项都对应了“元一”这一思想概

念，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元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源始”和“本原”之意。

因此，在这一概念下，所谓元媒介，即为一切媒介

的媒介，先于所有媒介的媒介。“媒介”这个词比

较复杂，传播艺术学研究者刘俊对这个词的辨析很

清楚，他提出，艺术学意义上讲，媒介至少有三层

意思：一是作为“形式”的媒介，二是作为“材

料”的媒介，三是作为“传播”的媒介。①身体是

一种特殊的媒介，是最本源的媒介，三者合一，是

一切媒介的媒介，先于所有媒介的媒介，是艺术表

意的元媒介。身体与艺术的关系，是天然的。可以

说，艺术的诞生离不开身体。人类最早的载歌载舞

用的是歌喉和手足，先民最早画在原始山洞中的手

印是手的再现，最早的陶瓷也是手工制作的结果。

在这些原始艺术的表意过程中，身体就充当了“形

式”、“材料”和“传播”三种角色，它们合三为

一，成为“元媒介”。随着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进步，

工具媒介和技术媒介的加持，身体作为元媒介的意

义也出现很多意义增殖。本文分三个维度，即从作

为原初元媒介的身体、作为人的延伸的元媒介身体

以及作为科技融合共生的元媒介身体，探讨身体与

艺术的意义关系。

一 合一的身境：作为艺术的原初元媒介

在中国古代，身体不仅被看作是与世界交流的

原初媒介，也是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媒介。“古者庖

牺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俯仰

观取，是通过身体的运动以不同姿势对世界进行感

知；孔颖达疏曰：“‘近取诸身’者，若耳目鼻口

之属是也”，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调动身体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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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嗅、触、味各种感觉系统，以切身感受到万物

之情，再将与物相遇时的身体感受传递出来，创造

出各种表意符号，文化由此诞生。

在理解各种庞大和抽象事物时，古代人常以身

体作为一种媒介，推身及宇宙，将世界结构成与身

体同构的图示。在神话想象中，盘古开天辟地之

后，宇宙便由身体所化，《绎史》中写，“首生盘

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

经脉为地理。肌肉为填土，发口为星辰。皮毛为草

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

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对于庞大且模糊的

事物，古人习惯将其想象为与身体同性、同体、同

构的结构，以此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同身”的

亲密联系，从而克服对未知的恐惧。

《淮南子》中同样有身体宇宙同一性的表达，

“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

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

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

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

雷，以与天地相参，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

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不仅是形体，还有人的

精神、情绪，都与世界相一一对应，身体是宇宙的

缩影，宇宙是有限身体的无限放大。

在其他相关记载中，以身体映射认识外物的方

式同样存在。“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

烟云为神彩……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鱼

钓为精神”，这段话将山与水之间的紧密关系具象

化，以身体作为空间隐喻，将山、水以及山间的树

木、亭台楼阁，水中的渔人和垂钓，在空间中错落

有致地分布描述出来，由此显现出山水之美。在国

家政治组织原理和运作的论述中，身体是一个和谐

有机、井井有条的运转整体，“天下国家一体也，

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民以君为心，

君以民为体”“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

“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

四夷，身为之物也”。可以看出，古人对身体的不

同部位有着重要性排序，这种排序将身体变成各部

分相互依赖但有着主次之分的结构。

可以说，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体系中，身体是人

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宇宙世界就像是身体的延伸，

通过这种延伸，身体与世界之间构建一种互为表里

的关系。而身体，时刻向着世界开放，是认识世界

的载体和基础，世界也通过身体这个媒介表现出

来。艺术同此理，身体与物之间相交感会、交融为

一，再经由身体表达出来，创造出艺术。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

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

变成方，谓之音”，人心被物感化，心灵的触动通

过声音传递出来，而不同的触动使得声音有强弱、

高低的不同，音乐就这样在变化的声音中产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故事从侧面体现了

音乐由声音变化而来，“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

讴癸倡（唱），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

赐之。 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

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射稽是癸的

师傅，但却没有癸唱的歌好听，原因就在于癸意识

到从音乐艺术的角度来看，老师所发出的声音有所

不足，因此进行了改造，从而成为五音婉转的歌唱

艺术。罗兰·巴特在讨论声乐艺术时，提出了“声

音的微粒”这一揭示音乐身体性的术语。他认为，

在音乐中有某种东西是超越语词意义、音乐形式和

演唱风格的，那便是演唱者的身体。②因为在声音

中听见的，是歌者的身体。歌者胸腔深处、肌肉、

声带膜体、软骨发出气流，气流经过嗓子、舌头、

牙齿，最后成为发出的声音，这正是音乐的身体特

性。因此，音乐产生于身体感受的情绪抒发，通过

身体的声音器官发声，经过有意识地节奏改变，最

后成为艺术。

诗歌与舞蹈，同样离不开身体这一中介。“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

句对诗的阐发，展现了诗、歌和舞之间的联动关

系，可以理解为在情感抒发的过程中，身体所加入

的元素越多，表达越充沛。“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诗需要通过吟咏来言说创作者的

意志。歌、声、律都是吟咏方法，“歌永言”指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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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时要延长字音，“声依永”指声音的高低要配合

字音的延长，“律和声”指强调的节奏要与声音高

低相和谐。③也就是说，诗歌创作感发于精神心志，

诗歌吟咏依赖于发声器官。而舞蹈，可以理解为表

达的浓化。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舞蹈与身体的关

联更为紧密。无需借助任何其他媒介，舞蹈仅凭身

体本身和身体语言就成为一门艺术。因此有学者认

为，“舞蹈先于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因为它采用的

不是什么器具，而是每个人永远随身携带的，说到

底是所有器具中最有力和最敏感的身体本身”④。

作为一种运动的艺术，舞蹈并非是身体动作或技能

的机械组合，而是不同感官相互协作，触觉、视

觉、听觉和嗅觉相互呼应，创造出和谐的身体节

奏，从而实现身体动作的韵律化。

绘画艺术，发端于身体与物的交融，展现的是

身体的感觉和体验，创作时同样离不开身体的动作

姿态。《淮南子论画》中写道，“画西施之面，美而

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

绘画所画的“君形”，并不仅仅是“美面”和“大

目”这种外貌，更多的是人在与所画对象相遇时所

生发的情绪感受“说”和“畏”，绘画要传递的是

看到人物时的身体感受，否则这种绘画是没有生气

的。自然景色同理。苏轼《赤壁赋》中写“唯江上

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

成色”，并非说听觉和视觉与物相遇，物才有了声

色，而是物作用于身体感官，身体有了声色的感知

体验，这种体验是身体与物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产物。画家恩斯特说：“画家的角色就在于勾画并

投射那在他身上的自我观看者。”⑤艺术家与物之间

的观看是相互的，艺术家不仅注视着万物，万物同

样也注视着他，艺术家既是经历者，也是观看者，

他们如同上帝一般将身体与物碰撞时所具有的感受

投射出来。因此绘画是一种身体内部的涌现，“在

画中被画出的东西，是身体，并非作为客体而被再

现的身体，而是作为感受到如此感觉而被体验的身

体”⑥。艺术创作，同样离不开身体这一媒介，《芥

舟学画编》讨论绘画用笔，重点就在于对手的控

制，“笔行纸上，须以腕送之，不当但以指头挑剔，

则自无燥烈浮薄之弊”“笔着纸上，无过轻重疾徐，

偏正曲直。然力轻则浮，力重则钝，疾运则滑，徐

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曲行则若锯齿，直

行又近界画者，皆由于笔不灵变，而出之不自然

耳”，手腕、手指、手掌的配合，力量的控制，是

使得绘画线条完满的关键。

由此可见，不同门类艺术的发生是相通的，身

体在各个门类艺术中发挥媒介作用，身体通过各种

感官与物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有着“秘密而

躁动的发生”，依靠身体的各个器官肢体，艺术家

将这种“躁动”展现出来，就产生了艺术。因此，

身体是艺术的原初媒介，它既是感知的来源，也有

感知的整合，更有感知的散发。

二 延伸的身体：作为艺术新感知的元媒介

在关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中，身体与工具之间的

紧密联系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源泉。马塞尔·莫斯

说，“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

不要说成是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

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⑦，也就是说，人之

所以能制造工具，实际上是将自身视作一个工具组

合体，一个技术理论系统，所有工具和技术的发

展，都是基于身体技术的开发和扩展。无独有偶，

芒福德在讨论技术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剧变时

指出，“人类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原始的、无所不

能的工具；而且，是比后来其他一切组合更为重要

的东西，这就是：人类由大脑支配的身躯 （his
own mind-activated body），包括其全副部件，当然

也包括能够制造棍棒、手斧、木质投枪等器具的有

关器官”⑧，在这段话中，尽管芒福德对身体有一

个精神（mind）和形体（body）的区分，但实际上

这也表明在他看来，是无论是身体实在的肉身（身

躯），还是精神或心理，都是人类制造工具能够开

发和利用的资源。

在媒介学研究中，麦克卢汉的命题“媒介是人

的延伸”有着深远的影响。所有媒介都是人的某种

心理和肉体能力的延伸，在麦克卢汉看来，服装是

肌肤的延伸，铁锤是拳头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

伸，传播媒介是心理或神经系统的延伸。⑨技术现

论身体作为艺术元媒介意义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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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者唐·伊德同样意识到了身体与技术之间的辩

证关系，唐·伊德举了光学仪器的例子，“借助这

些光学仪器，视觉从技术上得到了转化”，光学仪

器是视觉的转化，如果要提升这种技术，使得它更

透明，更好地扩展身体感觉，那么就更需要按照具

身的方向来完善，根据人的知觉和行为来塑造。⑩

这意味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受制于身体，但同时也反

作用于身体，提升和放大身体的能力。保罗·莱文

森在其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

中提出了一种以人为尺度的媒介进化论，他强调：

“媒介延伸有个始终存在的压力：既超越生物屏障

又不牺牲语音、色彩以及与自然界的直接接触”�I1，

从他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人类在选择媒介时，目

的在于延伸我们身体的感官能力，提高传播与交流

的能力，但又不能完全将身体隔绝于传播之外。这

里同样暗含了身体启发了技术媒介的观点。

在技术哲学中，“器官投射论”“身体缺陷论”

的基本思想框架都是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器官

投射论”是技术哲学奠基人卡普提出的关于技术的

文化理论，“对卡普来说，技术是人类器官的投射。

器官，是动物身体的可操作部分，是工具、机器甚

至是社会机构和国家的最初蓝图。但更重要的是，

它们也是透镜，通过它，身体的功能以及整个人类

活动的世界都变得可解释。在无意识中，手指投射

到笔尖，手臂投射到斧头，神经系统投射到电报网

络，使人类作为文化存在而出现——也就是说，完

全出现”�I2。

人的身体与外在世界具有双向联系，身体通过

感知认识、了解外在世界，通过技术创造又将身体

功能投射到外在世界，从而使得新的感知得以再

现，创造出新的人类文化。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

中，技术产生于人的原始缺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即在为动物分配能力时，让其它所有动物都适当地

各获其长，但忘记分配给人类任何特殊能力，为了

挽救人类，普罗米修斯偷盗了火种，人类由此得以

生存延续。因此人类是有原始缺陷的，人类的身体

没有任何技能，这个缺陷就需要技术来弥补。“和

动物获得的各种性能相对应，人的那一份就是技

术，技术是代具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技术性能完全

不是自然的”�I3，动物的天生利爪属于天性，而人

需要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这种性

能的外在化过程即是技术。它是人类对自身原始缺

陷的弥补，是人类的代具、谋生之道。因此，在斯

蒂格勒那里，人实质上是一种生成意义上的技术化

存在，而技术也并非外在于人的客体，技术和人之

间并非割裂开来的。

在《艺术哲学》中，奥尔德里奇对材料和新的

工具媒介从现象学角度做了非常细致谨慎的分析。

石化物质、有色物质、青铜等等，这些自然中的物

质并不是艺术材料，而是器具 （艺术材料） 的材

料。当艺术工匠将其制成器具后，如小提琴、钢

琴、长笛或者画笔、颜料、油画布等，它才变成艺

术材料。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位工匠之所以伟大是

因为他能察觉出器具的性质，“在颜料的色质中，

他不仅看到了色调（color tone），而且也看到了颜

料的性质；他听小提琴，就在小提琴的音色中了解

其性质”�I4，与普通工匠相比，艺术工匠有着赋予

器具活力的能力，艺术家同样有着这一能力。艺术

材料（器具）在工匠为艺术家准备好以后、在艺术

家的使用中或在完工的作品中赋予它们最终的样式

中，都还不是媒介，只有艺术家“领悟每种材料要

素——颜色、声音、结构——的特质，然后使这些

材料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合成的调子

（composite tonality）。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成形的媒

介……用媒介或者说用基本材料要素的调子的特质

来创作，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这些特质就是艺术家

的媒介……而材料则是仅仅作为物质性事物的艺术

作品的组成部分”�I5。在奥尔德里奇看来，艺术工

匠和艺术家都有“领悟”的能力，他们在与物质材

料和艺术材料打交道的过程中，将其领悟成审美客

体，它依靠的是审美主体的知觉能力。

而这种知觉能力，在哪怕崇尚“天才论”的康

德看来也与身体相关，“我们心中的一切表象，不

管它们在客观上只是感性的还是完全智性的，都还

是可以在主观上与快乐和痛苦结合起来的，哪怕两

者都未被察觉到……快乐和痛苦最后毕竟总是身体

上的，不论它是从想象开始还是哪怕从知性表象开

始”�I6，人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判断最终都是基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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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感受，无论是从感性层面开始还是从理性层面

开始。因此我们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判断并非完全独

立于身体，而是受到身体的影响和制约。

梅洛庞蒂的身体投射论更加清晰地表明，身体

在材料成为艺术媒介中的所扮演的关键作用。“物

体是在我的身体对它的把握中形成的，物体首先不

是在知性看来的一种意义，而是一种能被身体检查

理解的一种结构”�I7，被感知的物，我们对其的理

解并非定义式的，而是在一种感知中把握它，实际

上它可能是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呈现出来一种“意义

统一体”，是流动的、变化的，因而我们的身体会

自动为其划定一个意义界限，因此“身体不仅把一

种意义给予自然物体，而且也给予文化物体”�I8。

当我们看到“红”或者说出“红”这个词语的时

候，我们的身体反应的不仅仅是“红”这个颜色，

还有它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身体感官在对物的敞开

中与其建立了联系，也就是“感觉者与被感觉者的

不可分割”�I9。

可以看到，在各种讨论到媒介、技术、工具的

研究中，身体不仅本身是一种媒介，同时也是其它

新媒介产生的源泉，各种工具和技术只是显著地拓

展了身体的机能传播及感知能力。延森对身体与新

的媒介的关系有非常精妙的总结，“人的身体就其

本身而言是一类充分且必要的传播物质条件。在社

会化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下，人的身体进而成为兼

备生产性与接受性的传播媒介……第一维度的媒介

（media of the first degree）——人的身体以及它们

在工具之中的延伸——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

象化（externalize），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彼此交流

与传播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目的”�20。可

以说身体使得传播与技术的存在成为可能，是先于

其工具媒介的媒介，也是理解和透视其它工具媒介

的媒介，因此，新的媒介发展，给作为元媒介的身

体新的感知能力。

三 数字化身体：作为融合共生的元媒介

进入数字艺术时代，身体的元媒介的特点，进

入了一个新的维度。简单来说，随着人工智能、生

物工程等技术科学的发展，身体形态已经脱离了纯

然有机体的状态，成为唐娜·哈拉维所说的人机合

体“赛博格”。在这种新的处境中，身体的内涵不

仅被改写，同时身体在艺术中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根

本。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身体是艺术发生的

启蒙，是艺术表达的媒介，是艺术媒介的媒介，进

入身技融合的时代，身体本身已自带传播属性，同

时身体又成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对象、材料和承载内

容的文本。身体与技术媒介交融伴生，艺术关乎技

术，更关乎身体。

“赛博格”是哈拉维对人-机融合身体形态的形

容，“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

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

说的人物”�21，简单来说是生物有机体和机器无机

体之间的结合、改造与重组。现实生活中，眼镜、

假牙、心脏支架等医学技术，以及手机、电脑等内

嵌互联网技术的终端，都已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

地融为一体。而科幻电影中的人类新物种——肉身

与机器相结合后的“超人”是人类对后人类身体的

美好想象，也是人类对跨越肉身羁绊的美好向往。

至关重要的在于，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科幻电影，

身体与技术的结合都赋予了身体颠覆性的力量。相较

之前，技术并不是简单地加诸身体，而是在人的日常

生活中达到了合二为一的状态，即技术具身。�22因此，

身体本身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整肉身，是一

个整合而成的组件，通信技术与生物技术极大地延

伸和增强了身体的能力与感官知觉。但同时，身体

也变成了整个互联网技术系统中的一个元素，通过

操控其它对象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承继哈拉维的思想，海勒提出了“电子人”的

概念，它指的是作为一种信息—物质实体的后人

类，她认为，“变成后人类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人的

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

息处理机器。并且，人类信息处理机器与其他信息

处理机器——特别是智能计算机，要具有根本相似

性”�23。相较于赛博格，“电子人”最突出的特征是

信息化和虚拟化，尽管二者都是一种混合物，一个

物质-信息结合的实体，但“电子人”偏倚的并不

是非生物成分的存在，而是人的意识与感知的再造

论身体作为艺术元媒介意义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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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身体的虚拟。从技术层面看，“电子人”是

随着智能媒介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技

术可以对人的身体信息进行符号化处理，由此出现

的数字化虚拟身体。一方面，身体实体的各种数据

被编码，成为虚拟空间中的模型身体、数字化身；

另一方面，主体的意识被智能媒介不断学习和模

拟，最终发展出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而意识又

可以在虚拟与现实、肉体与机器之间自由传播。

赛博格和电子人的出现，意味着身体与技术之

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首先，人和机器之

间的边界成为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当身体与人造

器官、肢体等原本外在于身体的异质物同频共振

时，我们无法将机械物摘出身体的范畴，因为在身

体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它们作为肉身的一部分

发挥了作用，如在佩戴眼镜的情况下，身体的感知

和行为方式与没有眼镜的情况完全不同。而当人工

智能可以与人对话交流以及进行艺术创作时，我们

同样会思考意识如何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产生，机

器是否也有意识这类问题。简言之，身体的内部与

外部、原体与假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都开始

模糊起来。其次，身体与技术之间出现了一种辩证

关系。由于技术的便捷与发达，我们的身体过度依

赖技术，这导致身体经验的减少与感官感觉的弱

化。如尼采晚年的写作，因写作方式从书写变成了

打字机，导致作品中的深度思辨减少；互联网对时

空界限的消除削弱了面对面交流的生命经验。但另

一方面，技术的发达，整合了原本失衡的感官体

验，从以视觉和听觉为主的时代到如今视、听、

触、味、嗅的多感官调动，沉浸式感受使得身体的

感觉重新被统合与平衡。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变化和挑战，所以身体在当

代艺术中有着根本性的地位。对于当代艺术家来

说，“身体不光是一个场所，还是重要的信息来

源”�24，艺术家们以身体作为创造材料，探讨技术

发展对身体的影响及其伴生的身份、认知、文化认

同、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在其中，身体是主题，

是创作材料，也是作品文本。同时，身体也是虚拟

空间数据的来源，是技术之源，也是技术所向。

以肉身作为传播媒介，将机械植入或者外接于

身体，来讨论赛博格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英国艺术

家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先天色盲，他在

2004年让科学家在头部植入了一个可以将颜色转换

为声音的天线“人造眼球”（eyeborg）。天线的前端

通过光波信号判断颜色，再将光波转换成声波传导

至植入脑后头骨的芯片中，由此尼尔可以听见“颜

色”。《异体：组态》是由艺术家马可·多纳鲁马

（Marco Donnarumma）与舞蹈演员吴艳丹以及三个

智能义肢共同完成的表演项目。义肢装载有编好的

自动化程序，行为具有自主性，会根据传感器中的

数据作出不同反应，行为的快慢与方向都由自己决

定。而舞者需要与义肢之间产生联系，根据义肢的

变化调整互动方式，从而完成一场舞蹈表演。可以

看到，艺术家关心的，是人类肉身在数字技术时代

的遭遇。身体与无机体之间的融合与碰撞、人与智

能技术之间的操控与被操控，在种种境遇中，应当

如何看待身体是艺术作品的核心。

将肉身与意识转换成代码，在虚拟空间创造出

程序主体或虚拟化身，进而进行艺术创作是当代艺

术的另一探索路径。肉身实体的信息是程序算法的

数据来源，由于算法强大的学习能力与庞大的数据

储备，程序主体的黑箱效应能生成超出预设的内

容，因此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虚拟化身是将

现实的身体转化成虚拟的图像，它有对身体百分之

百的复刻，也有形象的拟人化以及与非人形象的组

合，包括人工智能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化身，因为

化身是在数字空间存在的人类“生命”，虚拟环境

允许身体没有“实体”的存在。目前程序主体发展

的最前沿即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能根据用户输入

的要求生成诗歌、音乐、绘画、视频等艺术作品，

人工智能小冰、虚拟歌手洛天依、AI绘画程序Mid⁃
journey、文生视频模型 Sora等，均属于此列。而身

体在虚拟空间的再现也非常普遍，如游戏中的角色

及其各种生命表征，社交平台上的身份建构，电影

或舞台表演中演员的真人化身等等。此外，以人工

智能和虚拟化身所引起的一系列讨论和思考为主

题，审视生命是否可复制、审美是否人类所独有、

肉身与化身如何互适等意义问题同样是当代艺术家

创作的方向。因此，在数字技术时代，身体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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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联系，技术依然无法从身体的

约束中脱离。

结 语

身体作为元媒介，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有着

不同的意义维度。作为艺术原初元媒介的身体，艺

术再现的，是与身体同构的各种变化图式，是宇宙

秩序的隐喻；在“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技术工具时

代，身体使传播与技术媒介的存在成为可能，新媒

介发展，反过来给作为元媒介的身体带来新的艺术

感知力。而在数字艺术时代 ，技术与身体融合共

生，“作为身体，人不再观看艺术和表演艺术，而

是艺术的容器”�25。在虚拟空间，以身体为蓝本建

立的数据模型，无论是程序主体还是数字化身，从

根本上都是对身体的拟真。但对艺术来说，身体为

源，身体作为元媒介的功能并没有消失，也永远不

会消失，反而在不断地发展，同时，艺术的意义，

在更深的层次的上，更加渴求对身体本身，乃至生

命本身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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